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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圈擺在外頭，引領我前往會場，我不忍卒看。但我知道的，該來畢竟會來，

逃也逃不掉，儘管再不願意，明日的太陽還是照常升起。 

    靈堂搭在景誠家三合院的前庭，罐頭塔置於藍色靈棚入口的兩邊，我和幾個

同學一同走了進去。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張黑白的照片──景誠笑得很開心，

眼睛彎成一弧彎月，臉頰向上堆擠，嘴巴拉開來，露出不整齊的牙齒。如果他還

活著，我甚至能聽見他的笑聲。 

    吳忠駿看到照片，眼睛隨即飄開，他向林亮低語，不小心被我聽到：「你看

他笑得多開心，跟他同班一年了，你有看他笑過嗎？」 

  「沒有，我跟他不熟。我現在才知道原來他的牙齒，長這樣。」林亮一直盯著

那張照片，好似在觀賞動物園裡的動物。 

    我心想，景誠其實常笑。 

有一次他挨老師罵，本來想安慰他，但到他家之後，發現他正在和洸諺玩撲

克牌，並且笑得很大聲。 

在我還未踏進他的房間，懸著的心就已經放下來。他對我說，難過的時候，

只有笑才能想起快樂的事，所以那就笑吧。 

   可是現在的你，正躺在靈柩裡，四肢發冷，臉部僵硬，告訴我，現在的你要

怎麼笑，怎麼和我說話，怎麼一起聽我們共同喜歡的音樂？ 

    現場播放著青峰的音樂，是他最喜歡歌手的歌曲。在遺照旁邊，簇擁著百合

壁花，後頭掛上慘白的布幔，頓時我覺得整個世界正在下一場雪，一場沒有開始，

沒有結束的雪，但我突然想到，台灣屬於亞熱帶的國家，只有在高山且水氣充足

的地方，才會飄下白色如柳絮的雪。 

    小學一年級時，我常在家附近河川前面的公園玩耍，河岸邊上有一株柳樹，

媽媽告訴我，不能靠過去，會有危險，所以我只能從公園這頭，呆呆望著那株柳

樹。 

春天到時，柳樹會飄下柳絮，我很想摸摸看，那時我天真以為，它摸起來是

冰冰涼涼，如同夏天的冰，冬天的雪。 

可是我不敢靠過去，我怕如果媽媽知道了，會生氣，所以我只能在遠方，期

待風會將柳絮吹拂過來。 

鮮紅的火苗吞噬著白色的蠟燭，在供桌上搖曳著，線香飄著虛無縹緲的煙，

慢慢往天空竄，最後消失在空氣之中。沒有人知道消失到何處，就如同我，不知

道景誠是否真的存在過──如果不存在，要如何消失。 



我在後排的椅子坐下，到處東張西望，想找他，不曉得他會不會來。 

「維平，我可以坐你旁邊嗎？」魏珮如問道。 

我點了點頭。珮如收攏一下裙襬，坐了下來。 

她是魏珮如，我們班的班長，留著一頭長髮，眼睛不大，戴著眼鏡，一臉書

呆子的模樣，但別看她這般樣子，體育也是她的強項之一。 

我都和男生混在一塊，鮮少會和女生說話，珮如是班長，所以跟她聊過幾句。

但尷尬的氣氛就在此刻，悄悄蔓延，雖然眼睛看不見，可是卻能夠清楚感覺到，

這讓我呼吸急促，全身起雞皮疙瘩。 

可是卻沒辦法轉身就走，這樣實在不禮貌，所以腦子不斷尋找話題。 

在我要打破沉默時，珮如先開口了：「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喪禮，」她低頭看

著自己的布鞋說。 

「啊？」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朋友的喪禮，真的好難過，前幾天才聊過天，講過話的

朋友，居然已經不在了，感覺好奇怪，好空虛，」她的長髮掩蓋住她的側臉，隱

約可以聽到她濃濃的鼻音，「你能了解吧？就好像肚子裡少了什麼東西，無論吃

什麼都吃不飽的感覺。」 

我微微點了點頭，但其實我根本聽不懂她到底在說什麼，景誠的死，對我來

說有什麼影響，如果要我給你一個真實的答案，它會像利刃劃開皮膚般傷人──

對我而言，一點影響都沒有。 

他死後這幾天，我依然準時七點半起來；八點鐘和媽媽吃一頓安靜的早餐，

吃完後去上學；林亮會跑過來給我零錢，要我幫他買一份草莓麵包和一瓶麥香紅

茶，不管有多忙，我都會趕在第二節下課之前給他；如果有作業，何凱文會哀求

我借他抄，幫他渡過難關，儘管我每次都說下不為例。 

至於那些我不熟的人，比如魏珮如吧，是無法撼動我的世界。 

只是有個人變了，他讓我原本存在的世界，起了小小的波瀾。今天我一直在

找他，他已經好幾天沒來學校，有件事我一定得跟他說。 

魏珮如將頭髮撥至耳後，她的側臉很美，高挑的鼻樑，稍微豐厚的唇，老實

說，讓我起了反應。我嚇到了，在喪禮中，居然對她動了心，我將這感覺隱忍下

來，可是越是想要隱瞞，就越藏不住。 

她問我：「怎麼了嗎？」 

我趕緊搖搖頭，起身離開。 

走到前庭門口，也許洸諺等一下會從這裡進來。這時馬路有人一直在按喇

叭，我探頭一看，是一輛藍色的小貨車，後頭載著一箱一箱的白色紙箱，像是積

木一般堆疊。 

因為太多車阻塞在這裡，導致他前進也不是，倒車也不行，然而又要等車輛

先移走，不耐煩地按了一聲很長的喇叭。 

「先生，請你稍等一下，因為前面在辦喪事，請體諒一下。」一個身穿黑色

喪服的殯葬業者，出言相勸，深深一鞠躬。 



而司機則搖下車窗，大聲嚷嚷：「幹！你係沒看到我足無閒，假使我毋準時

送貨過去，丟換我辦喪事啊。」 

我握緊了拳頭，很想過去揍他一拳，但我知道不行，這不符合我會做的事，

況且如果被媽媽知道了，不知又會怎麼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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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他媽的糟，發哥想著。他穿著白色的汗衫，到處走動，汗從他的臉頰滴

下來，露出結實的手臂，青筋盤據其上。今天他必須把十幾箱的貨物搬到貨車上，

然後再載著這些貨物，運送到台北，這一趟就會花掉三四個小時的車程，而今天

又熱成這樣。 

他早上出門時，蓉姨正在打掃客廳，她拿著雞毛撢子到處揮舞。四十多歲了，

打掃起來卻是很俐落，撢完灰塵後，她拿出掃帚，仔細的將垃圾污垢，掃入畚箕

中。蓉姨還是一臉的不悅，蒼老的臉，整個垮了下來。 

「我來去。」發哥對她說。 

蓉姨則不發一語，連抬頭看一眼都沒有，發哥悻悻然出門，因此忘了帶一件

薄外套。太陽把他黝黑的皮膚，曬得一片赤紅，感覺十分不爽，現在他只想喝一

杯冰啤酒，但卻又放不下手邊的工作。貨車在倉庫外頭，暴露在艷陽下，藍色的

車身並沒有讓發哥聯想到海洋，感覺海風吹拂，基本上他恨死藍色，恨死他的工

作。 

運送貨物，每天都在做同樣的工作，搬貨、開車、卸貨、開車、再搬貨，做

了二十年了，能不厭倦嗎？可是又不能辭掉工作，發哥國中肄業，沒有什麼技能，

早早就結婚。他很慶幸沒有小孩，以現在的情況還能免強糊口飯吃。 

這個工作不定時，又要經常熬夜，薪資不穩定，每天提心吊膽，很怕今天沒

有工作，那就會少賺一點。他連請假都不敢，就算超時加班，也硬著頭皮做，即

使手臂虛軟無力，眼皮重的睜不開。 

回到家是他最幸福的時刻，不論多晚，蓉姨都會等他回來，泡杯他最愛的茶，

或者下麵。蓉姨有時會心疼他，不希望他搞壞自己的身體，可是發哥都笑笑，裝

做一點也不辛苦的樣子，像是昨天就是如此。 

發哥凌晨兩點回到家，在顧客那裡受了點氣，但是回到家看到蓉姨坐在藤椅

上，等他等到睡著的樣子，氣就消了一半。 

他拍拍蓉姨的肩膀，蓉姨睡眼惺忪醒來。 

「起來啦，睏底這欸寒到，我甲你背去房間。」 

蓉姨揉揉眼睛，看一看時鐘說：「我先煮麵給你吃，等我一勒。」她放下手

邊的報紙，往廚房移動。 

發哥坐在藤椅上等，抓起蓉姨放在桌上的報紙，看看今天的新聞。他翻開，



卻發現徵人廣告裡面都是密密麻麻的紅字，有畫圈，有打叉。 

在顧客受的氣，一把火又重新燃起來，他氣沖沖衝進廚房。發哥狠狠將報紙

攤開，質問蓉姨：「這是啥意思？」 

「這……這……」蓉姨臉色發白，麵才剛下水而已。 

「我不是給你講過，我一點攏毋甘苦，你是勒衝啥？」發哥幾乎是吼叫。 

蓉姨縮在一旁，小聲的說：「我攏知，你是底勒騙我。」 

他抓住蓉姨的肩膀，搖晃她，五指深深嵌進她的肉裡：「就算講我擱安怎甘

苦，我攏會忍耐。妳甭出去做事，我會照顧妳。」 

這時，蓉姨掙開發哥的掌控，她的眼睛含淚，說：「我想袂愛一個嬰仔，」

然後什麼都不管地衝回房裡，把門緊緊鎖上。 

發哥呆滯地站著，他知道她一直想要有一個小孩，可是在結婚那天，他就明

白告訴過她，他們養不起。麵在水裡翻滾，麵條相互纏繞在一起，密得分不開。

他將瓦斯關掉後，逕自走回客廳。看來今天得睡客廳了，他想。 

發哥坐上貨車，一路上熱得冒汗。他的冷氣沒有冷煤，他又不去換，因為公

司說裝冷煤的錢，得自行吸收；他的車窗老舊，很難降下，風吹不進來，修理費

還要自己出，索性他橫著心，就熱到底吧。反正又不是忍不下來。 

褲子都溼了大半，他感覺好像全身的毛孔都在出汗。發哥將背挺得直直，他

不喜歡汗黏在椅背上。他真想趕快結束這趟工作，回家跟蓉姨好好道歉，再勸她

不要出去工作。 

一路上，都開得很順，為了節省時間，他抄近路，往人煙稀少的路線開去，

可是怎麼知道，居然遇到了喪事，真是倒八輩子的楣。熱得受不了，今天怎麼這

麼熱，他用手不停搧著。 

他按了一聲喇叭，示意喪葬業者將車移走，好讓出一條路。陸陸續續有幾個

人，慢吞吞的走到車上，要移車；於是他又按了一聲，叫他們快一點，可是這一

按不得了，像能將他的怨恨宣洩出來似的，非常爽快；然後又按了幾聲，最後按

了一聲長鳴。 

有一位黑衣人走向他，敲敲他的車窗，要發哥體諒一下，希望他別再按了。

這是什麼東西，辦喪事就那麼了不起，如果今天沒有準時送貨到，老闆又不知要

怎麼扣薪資。 

發哥憤而搖下車窗，然而這次車窗居然順利搖下來，像加了潤滑油，讓他好

不驚訝。 

他很凶惡的告訴黑衣人說：「幹！你係沒看到我足無閒，假使我毋準時送貨

過去，丟換我辦喪事啊。」 

然後他悻悻然的開走，但臉上露出了淺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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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陸陸續續到來，他們的臉都長的好相似，眉頭緊蹙，嘴唇向下彎，低著頭，

雙眼含著淚水。 

    一朵朵紙蓮花掛在棚子的邊緣，形成了如瀑布一般的景象，悲傷奔洩而下。 

    「這麼年輕就走了。」一位不知道和景誠什麼關係的婦人說道，她的聲音帶

點哭音，可是臉上化著濃濃的妝。 

    她丈夫說：「是啊，聽講他是自殺的。等一下麥講這個，尤其是在阿貴和阿

鳳面頭前。」 

    「災啦。我哪會在他的父母面頭前提這件事。」她的眼睛瞟了一眼景誠的照

片，搖了搖頭。 

    他才不是自殺，他才不會自殺，我心想。他那麼怕死，怎麼可能自殺，一定

有人害死他。是他害的，絕對是他害的。 

    我穿梭在人群之中，找洸諺。 

    推開了一波一波的人群，但總是沒完沒了又淹沒過來，那些人的臉上噙著

淚，戴上傷心的臉。 

    在人群的隙縫中，我看到了魏佩如，她依然坐在剛才的位置上，旁邊多了兩

個人，她們好像在討論著什麼。我慢慢靠了過去，吵雜的聲音之中，我依稀聽到

她們提了洸諺的名字。懷著不安的心情，我在她們身後的椅子上坐了下來。 

    佩如的背影很好看，帶點哀愁，像是黃昏下的一株花，斜斜長長的影子黏在

灰白的柏油路上；她纖細的頸子，讓我不禁想要化身為一隻吸血鬼，或者是一隻

醜陋的蚊子，在那上頭痛痛快快的飽餐一頓。 

    她左右兩旁的同學，相形之下就略為失色。左邊是林雅鈞，右邊是陳曉雯，

是她最好的兩位朋友，每天膩在一塊兒，手腳黏上了膠一般。 

我常想三人在一起的友情是最不穩定的，好比三塊磁鐵相互吸引。 

將兩塊磁鐵慢慢往中間那塊逼近，中間的磁鐵會往吸引力較強的那方靠近，

這是很自然的現象。 

但人並不如磁鐵那樣單純。 

坐在左邊的林雅鈞，壓低聲音說：「跟洸諺沒有關係，一定是課業壓力太大。」

看來她們是在討論景誠的死因。 

右邊的曉雯，把手靠在嘴邊說：「才不是呢，我覺得跟洸諺關係可大，妳看

他最近都沒有來上課。」 

「可是他，」雅鈞看了看景誠的照片，「課業一直不好，老師早就盯上他了，

罵得可兇。」她又看了我們班導一眼。 

我順著她的視線，看到班導正跟景誠的父母交談。她的臉色看起來十分蒼

白，和平常怒氣衝天紅潤的臉反差十分大。 

班導生氣時，大大的圓餅臉上會有兩陀紅暈，像是兩團火球在她臉上燒，難

怪她罵起人來，總是那麼燙人，罵完後都要喝下一杯 500cc的水，咕嚕咕嚕地灌

進喉嚨裡。 

可是現在的她看起來心力憔悴，血絲佈滿眼睛，且腫了起來，黑眼圈攀附在



下眼瞼，嘴唇乾澀，滿臉委屈，不知道向景誠的父母說了甚麼。 

「我可是知道的喔，」曉雯瞇起她細小的眼睛，突然說道，「妳喜歡他。」 

「誰？」雅鈞一臉疑惑。 

「妳喜歡洸彥。」曉雯竊笑，但馬上收住了，可能是想到現在這個場合，並

不適合將嘴角往上拉提。 

雅君的呼吸變得稍稍急促一點。 

「看吧，所以妳才一直袒護他。」 

雅君的眼神稍微變得銳利一些，但不是針對曉雯，而是佩如，不過轉瞬間就

消失，恢復成平常的樣子。 

這微小的變化恐怕另外兩人都不知道，而我湊巧坐在這位置上，看得一清二

楚，背脊不禁涼了起來。 

「妳憑甚這樣說？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說。」 

「妳指的是哪件事？是妳喜歡洸彥的那件事，還是洸諺是罪魁禍首這件

事？」曉雯裝出一臉疑惑的樣子，可是從眼睛裡看得出她的得意。 

「好了，妳們兩個不要再說了。」佩如皺起眉頭說。 

「好啦，不要這樣嘛，」曉雯撒起嬌來，「那小佩，妳覺得是什麼原因？我

和雅雅哪個是對的？」 

「不知道，我怎麼會知道。」佩如搖搖頭。 

「拜託，當然是我，妳們兩個少裝傻了，又不是沒聽說過這件事，」曉雯用

嘴形說出了這句話，即使沒有聲音，也扎扎實實的刺到我的心坎裡；「洸諺喜歡

景誠。」 

「妳少在那邊亂說。」雅鈞語氣有些冰冷。 

「沒有亂說，這件事早就在班上傳開了，大家只是不敢講而已。」曉雯輕聲

說道。我睜大了眼睛，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定是受不了，所以景誠才會……」 

我的身體不斷發抖著，手心冒出汗來。難怪洸諺不來學校，之前打他手機也

沒有人接。 

好渴，好想喝水，我站起身來，拖著疲乏的身子，不停在喪禮會場轉來轉去。 

眼前的景象全變了，現場每個人都在笑，露齒的笑、開心的笑、用力的笑，

全都在嘲笑我的無知，我的愚蠢，讓我好難受。 

突然，頭開始痛了起來，這痛楚傳達到背，然後是手，最後抵達我的心，就

好像有人用尖銳無比的叫聲，劃開我的心臟。 

好渴，但是現在只想閉上眼睛。 

眼前除了一串串鮮黃的紙蓮花，被風吹著旋轉之外，全部，一片漆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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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 

熱。發哥恨自己為什麼穿無袖汗衫，這樣無法用袖子，將額上的汗完全擦拭

乾淨。 

雖然開著車窗，但汗一直冒出來，懸在他的睫毛上，讓他忍不住眨了一下，

不小心滲進了眼睛裡去。他突然看不見前方，貨車失控，左右搖晃，但還好沒出

什麼意外，因為他的車速一直在五十之間徘徊。 

這條路的速限是五十公里。 

有一天晚上，發哥在回程的路途，看了一下手錶，發現已經凌晨一點多了，

算算到家時間，差不多是四點，想到蓉姨要在藤椅上挨到那麼晚，不禁加快速度。 

由於夜晚車少，發哥不知不覺就超速。不久，寄來一張兩千四百元的罰單。

從此之後，他就不曾再違規超速，即使得讓蓉姨多擔心一分鐘。 

 他其實不是不讓蓉姨外出工作，不是因為這樣會沒有面子，或許有人會閒

言閒語，說堂堂一個大男人怎麼讓妻子外出賺錢。 

要說沒面子的話，他的臉早就丟夠了，當初要去迎娶蓉姨時，他的父母百般

羞辱，話中帶刺。要不是蓉姨堅持要嫁給他，與父母鬧翻，或許當初會選擇放棄。 

也就因為這樣，發哥不捨得讓蓉姨再受任何一點苦，不捨她得面對工作的壓

力，面對老闆或顧客的責罵，他太清楚那是什麼感覺。 

今天因為塞車，所以送貨時間晚了三十分鐘，發哥像小孩子一樣，被顧客唸

了一頓，還要脅他要向老闆投訴。真的很想一拳揮向他那副囂張的嘴臉，不過發

哥忍了下來，緊握的拳頭留下深深的指痕。 

回去可能會被老闆扣工資，一念及此，發哥太用力踩下油門，貨車猛然一衝。 

這一踩讓發哥打算開往那條辦喪事的小路，因為那裡沒有速限、沒有警察、

沒有罰單；有的是自由。 

他要用過份的速度，甩開那積怨已久的心。 

偏離原本預設的路，發哥鑽進了鄉野小巷。 

時速表漸漸攀升，他的心跳也隨之高漲；悶悶作響的引擎，也掩蓋不住他內

心的吶喊；風括近車內，吹動他的短髮，吹得眼睛有些睜不開。可是他一點也不

在意，如果現在能夠把自己摔得稀巴爛，他肯定會興奮得大笑。 

所以他萬萬沒想到，當他經過喪禮會場時，會有人突然衝出來。 

那個人搖搖晃晃冒出來，他的眼神迷惘，步履蹣跚。 

即使發哥踩了煞車也沒用，因為他開太快了，如果時速還是原來的五十公

里，或許能在撞到他之前停下來；就算撞到，也只會是輕微的擦傷。但這一切都

是假設。 

實際的情況是，發哥停不下來。他奮力的踩下煞車，可是因為貨車太過老舊，

煞車有些不靈光，於是老老實實撞了上去。 

緊接著，他聽到了一聲淒厲無比的慘叫。 

在警車來之前，他不是沒有想過肇事逃逸，只是他想到了蓉姨，想到了這些



年來她是多麼想要擁有一個孩子，卻得將這份渴望隱忍下來的心情。 

如果他們有一個孩子，或許年紀就和這個人差不多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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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忌妒是火，但對我來說忌妒像水，像沒關緊的水龍頭，一滴一滴的儲

蓄在水槽裡，直到淹死人了，我才意識到這一點。 

    我、景誠和洸諺一直是很好的朋友，每天混在一塊也不覺得膩。是從什麼時

候開始的呢？心中會有不舒服的感覺，我不知道。只是胸口會悶悶的，喉嚨緊緊

的，像是有人用力拉扯你的衣領不放。 

    瀕臨死亡的時候，或許人生真的會像跑馬燈一樣，一一在你眼前飛逝而過，

然而我的人生，短短十八年的人生，竟是如此壓抑。 

    小時候，一群朋友想要邀我去河邊玩耍，但媽媽怕我涉水太深有危險，便替

我回絕了，幾次之後，他們便不再來找我；小學四年級，和同學到遊樂園，媽媽

在出發前一個晚上，百般叮嚀我不許玩雲霄飛車之類的危險遊戲，接下來顯而易

見，「膽小鬼維平」便成為我的新綽號，黏在我屁股後頭，甩也甩不掉。 

因此，我變得越來越膽小，越來越害怕，但別誤會，我並不討人厭，甚至還

很討人喜愛。我越是討厭的人，他們就越喜歡我，因為我抓到了一個訣竅，那是

順從，然後壓抑自己。 

這沒什麼難的，相信我。 

只是最近有些改變，連我媽媽也無法理解的改變。 

她不懂為什麼我不再穿她精心挑選的衣服；她不明白為什麼我不再像以前一

樣，在吃飯時，說些她愛聽的話，反而沉默不語，抗議似的；她不會想知道，為

什麼只要她一走進客廳，我就會轉身進房，將房門鎖起來。 

她把一切歸咎於叛逆期。 

我一開始也以為是這樣，所以在媽媽面前，我肆無忌憚的叛逆。 

但我錯了，我之所以會變成這樣，是因為我的身體破了一個洞，有一種情緒

需要出口，否則我的心會承受不住。 

然而讓我意想不到的是，那個洞愈來愈大。 

那天，景誠被老師罵，當著全班的面前，毫不留情的扒下他的皮，只因為他

小考不及格。那一整天，我和洸諺都沒和他說話，想讓他心情平復一點。 

放學時，他頭也不回，抓了書包轉頭就走。 

我和洸諺說好隔天再一起去安慰他，可是到家之後，我放心不下，一顆心上

上下下，坐立難安。 

於是，趁著天色未暗，我來到景誠家門口。天空壓的很低，夕陽的餘暉在建

築物之間，夾縫求生，那橘黃柔和的光線顯得特別刺眼，我的心不禁縮了一下。 

我看到景誠房間的窗戶亮著燈，窗簾上印著兩個人影。 



還沒有到他房間，我就聽見他的笑聲，一顆懸著的心頓時放鬆了下來。 

原來洸諺早就來了，正和他玩著撲克牌。 

「嘿，你也來囉。」景誠笑的很燦爛，露出他不整齊的牙齒。 

「小維，來這裡坐吧。」洸諺讓出一個位置。 

我搖了搖頭說：「不用了，我等等就要回去。看來你沒事了。」 

他用力的點點頭說：「放心啦，有人跟我說，難過的時候，只有笑才能想起

快樂的事，所以那就笑吧。我沒事的。」他偷偷看了洸諺一眼。 

離開的時候，我不知道怎麼形容這種感覺，五味雜陳，好像是他們有秘密，

卻把我排除在外。我感覺到有一道傷口裂開，縫補不起來。 

於是，我開了一個玩笑。只是一個小小的無傷大雅的玩笑。 

我悄悄告訴景誠：「他喜歡你。」 

想起來了，今天我之所以要找洸諺，就是要跟他說這件事。 

我想告訴他實情，要他不要自責，不是他害的，真正害死景誠的人是我。 

可是我沒想到會失控成這樣，原來大家都在傳了，原來班上每個人都在對他

們竊竊私語，原來大家都有共同秘密，只有我，又被排除在外。 

那道傷口很深、很黑，讓我痛的睜不開眼睛，看不清楚前方；而現在的我則

滿身是傷，躺在發燙的柏油路上，但卻一點也不痛，感覺很舒服，有一種情緒正

正往我體外流。 

景誠離開前也是這樣的感覺嗎？感到解放，感到一切都結束了，可是心臟卻

還是拼命的跳，不捨的感覺緊緊抓住我的靈魂。 

我想看這世界最後一眼，於是我用盡全身力氣爭開眼。 

我看到了一道閃耀的白光──灼熱的，屬於夏日的白光。 


